
楔子 
羅之莉從沉睡中慢慢甦醒過來，全身都覺得輕飄飄的，意識依舊有些模糊，她搞

不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眼睛還未張開，但卻一直聽見耳邊有些聲音傳來—— 
「真的……死了嗎？」一個女人顫巍巍地問著。 
「一動也不動，我想應該死了吧。」另一個女低音用毫不在乎的語氣冷哼著。 
「接下來怎麼辦？」 
「白癡，當然是裝害怕，然後叫獄警過來啊。」 
接著是一陣混亂的聲音，除了聽不清楚究竟是什麼東西互相碰撞的乒乒乓乓聲之

外，還有雜亂的腳步聲跟救護車的聲音…… 
羅之莉在混沌之中緩緩睜開雙眼，映入眼簾的卻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她

試著動了動身體，發現自己似乎能夠行動，於是在黑暗中踏出步伐，但一個騰空，

不穩的腳步讓她踉蹌了下。 
好不容易穩住了步伐，她眨著眼，試著看清前方的路，眼前卻還是全然的黑，她

再次試著踏出了一步，沒想到一道淡白色的光線隨著她的步伐落下而迸出。 
她因不適光線而微瞇了下眼，接著又聽見了一陣機器運作聲與交談聲，眼前的景

物隨著她的步伐一步一步變得越來越清晰，然後她看見……她自己？ 
「OHCA。」一名身穿救護志工背心的男子大聲地告訴早就在急診室門口等待的

護理人員，該患者在到院前已停止呼吸心跳，讓他們知道接下來該做何準備。 
羅之莉呆愕地看著自己了無生氣地躺在擔架上，然後從救護車上被推下來，救護

志工將擔架快速推入急診室內，而護理人員則是急忙地準備接手急救。 
一名白袍醫生臉色嚴肅地快步奔來，然後開始為她進行急救。 
「那是我……」她愣愣地回不過神，看著底下那張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但是卻

比白紙還要蒼白而且毫無生命跡象的臉龐。 
「是的，那是妳。」一道孩童般稚嫩的聲音乍現。 
羅之莉嚇了一跳，連忙回頭查看卻什麼人也沒看到。 
她從方才的錯愕中陷入茫然，不解現在這一切是怎麼回事，如果下面那個正被電

擊搶救的女人是她，那她是誰？ 
彷彿聽見她內心的聲音，那個稚嫩聲音正經八百地回答她，「妳死了。」 
「我死了？」她一愣，驚訝萬分。 
那稚嫩聲音幾不可聞地低嘆了一聲，那抹幽微的低嘆虛無縹緲，讓她一度以為自

己聽錯了，直到祂再度開口，她才確信自己的耳朵沒有問題。 
「果然不聰明。」祂的口氣哀怨中還帶了點隱忍。 
她默默無語了，她不過是才醒來，還搞不清楚現在是什麼狀況罷了，幹麼說她不

聰明？ 
而且這個不見人影卻與她說話的孩子是誰？竟敢這樣說她！ 
「算了。」祂一改幽怨的口氣，振作了起來。 
而她則是感到莫名其妙，美目四處梭巡，試圖找到這聲音的主人。 
「妳還記得自己是怎麼死的嗎？」祂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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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恍若未聞，認真地搜查各處。

白袍醫生的身後，沒有。

各種醫療儀器的後頭，沒有。

白花花的天花板，沒有。

嬌俏護理師的腳邊，沒有。

病床下，竟然還是沒有？

她滿臉疑惑之餘，莫名地開始有了鬥志，反正那凌空的步伐她已經踏得有些習慣

了，走得又穩又快，完全不怕跌倒，於是她滿屋子裡亂竄亂瞧，一心想要找出這

個出聲音的傢伙。

「喂喂喂！妳在幹麼？不要跑來跑去，我在跟妳說話，有沒有聽見啊？」祂不滿

地大聲嚷嚷。

「有啊，可是你到底躲在哪裡？為什麼我看不見你？」她搔搔下巴，疑惑不已，

接著又訝異地發現自己站到醫生和護理師面前，而他們居然完全看不見她。

難道她真的死了？只剩一縷幽魂？

「我是靈魂，妳當然看不見我啊！」

祂氣呼呼的口氣，聽在她耳裡還真是奇妙又可愛得不得了。

「哦，可是我現在不也是靈魂嗎？那你為什麼看得見我？」她滿臉不解，繼續東

張西望。

像是印證她的話那般，那白袍醫生停下急救的動作，確認了一下時間，開口做出

死亡宣告。

「患者羅之莉，確認死亡時間為……」

她聽著醫生的話，確定了那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人真的就是自己，確定了她

真的死了。

世界在一瞬間陷入全然的寂靜之中，靜得連機器運作的聲音都不見了。

「我真的死了……」一時之間，她不可置信也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我剛才就說過妳死了。」祂的口氣似乎有點無奈，但隨即又將話題轉回正軌，

問道：「妳還沒回答我，到底記不記得自己是怎麼死的？」

腦海中的畫面開始像跑馬燈一般，一幕幕地躍入她的面前，先是兩個和她一樣穿

著囚衣的女人一起動手將她的頭悶進被子裡，一開始她還不斷掙扎，然後漸漸的

失去意識，四肢癱軟，一動不動。

畫面一閃，變成了她指使著幾個橫眉豎目，穿著黑西裝的男人綁架一個女人的情

景，然後她看見那個她心儀的男人為救那個女人，朝她開了一槍。

她尖叫一聲，看見鮮血從另一個男人胸口迸開，瞬間在那白色的衣服上漾出一朵

猩紅又觸目驚心的血花，是他替她擋下那一槍。

「齊飛！」她驚嚇地大叫出聲。

「想起來了？」祂的口氣裡總算有一絲絲的欣慰和滿意。

「齊飛……我害死了齊飛……」所有的往事全都湧上心頭，讓她的心一陣一陣地

揪疼著，豆大的淚無法克制地直接從眼眶滑落臉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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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怎麼害死他的？」祂強迫地要她自己說出事情的始末。 
她看見自己抱住齊飛，看著他那已經染紅的胸膛，忍不住驚泣哭嚎的畫面。 
他的生命力在她懷裡一點一滴的流逝，而她無能為力，甚至那還是她所造成的，

她心痛得無法呼吸、無法思考，即將失去齊飛的強烈恐懼與打擊幾乎讓她的心無

法承受。 
警笛聲由遠而近，越來越大聲，讓原本打算再對著她開槍的男人猶豫了片刻，就

是這個片刻，讓她在那黑色的槍管下暫時逃過了一命，但之後她被員警戴上了手

銬，關進了牢裡。 
人生中的每一個片段與畫面繼續在眼前閃現，她看得近乎恍惚，深深陷入回憶的

漩渦中。 
她喃喃地開口，「唐慕白……我用盡心機，可是他心裡為什麼始終沒有我，比起

他那個未婚妻，我到底哪裡還不夠好……我不甘心，我只是不甘心，我只是想要

他愛上我，所以才會派人綁架那個女人……我知道我不應該做這種事，但為什麼

卻是別人替我承擔犯錯的代價？齊飛、齊飛他奮不顧身的保護我……嗚……我害

死齊飛……我害死了齊飛。」 
齊飛胸口上那朵鮮血染成的花將他的臉色襯得更加蒼白而無血色，他倒臥在她懷

中的畫面再次跳到眼前，羅之莉忍不住大哭出聲。 
雖然她說得零零落落，祂仍已經明白她完全記起生前的所有事情了。 
她抽抽鼻子，抬手拭去那不斷掉落的眼淚，哽咽地說：「我這一輩子都在當別人

感情裡的女配角，就算努力去爭也沒爭贏，最後還被自己愛的男人找人殺死……」 
她滿面淚痕的小臉上勾起一抹苦笑，繼續說道：「任性了一輩子，什麼想得到的

都得不到，還害得一心愛著我的齊飛因我而死……我真的很後悔，可是後悔卻也

來不及了……」 
「既然妳覺得很後悔，那如果再給妳一次機會，讓妳的人生重來一次，妳會怎麼

做？」祂問。 
聞言，羅之莉一邊掉著止不住的眼淚，怔怔地想了想，然後堅定地開口道：「如

果真的可以有再一次的機會，這一次我一定會改掉我任性的壞脾氣，我也一定不

會再把時間浪費在其他男人身上，我會好好珍惜齊飛，給他我所有的愛。」 
都是她的錯，追逐著那根本不愛她的人，反而讓真正重視她的人一再受傷，甚至

失去性命，在齊飛死後才發現自己對他的感情又有什麼用，現在即使她想好好珍

惜他、好好愛他也沒辦法了，如果真能有第二次機會她一定…… 
可惜人生根本沒有第二次機會，這一切終究只能是她的妄想而已，她苦澀地扯唇

笑了。 
「好，那就重來一次吧！」祂的聲音再次響起。 
羅之莉還來不及反應，抬頭想問問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卻突然感覺到被人從屁

股後面狠狠地用力一推，她措手不及，往前踉蹌了一步，尖叫出聲，「啊——」 
她整個人不斷地失速往下墜——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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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開始會有人接替你的職位，你可以滾了。」齊飛沉著臉，目光冷冽地盯著

站在他面前那西裝筆挺的男人。 
男人低著頭，即便沒有對上齊飛那如刃的目光，卻還是被齊飛渾身散發出來的怒

意與寒意給震懾得不敢輕易妄動，他努力站得挺直卻無法克制地背脊發涼，直冒

冷汗。 
齊飛身形頎長高大，一八八公分的身高讓他光是站在那裡就已經讓人壓力十足，

更別說他全身上下那渾然天成、睥睨天下的氣勢。 
他身上那一襲玄黑色調的合身手工西裝將他挺拔精壯的體格完美呈現，而他那張

俊美的臉龐上近乎降至冰點的冷漠與嚴肅正宣告著他心中有多憤怒。 
跟在齊飛身邊多年的封勝最是明白，通常齊飛越是生氣的時候，他的臉色就越是

冰冷，他不必震怒大吼，光是那眼底散發出來的寒意就足以凍死人了。 
此時此刻，月光樂園的醫療室內，溫度因為齊飛震怒的情緒，簡直堪比北極。 
封勝看了眼那個已經被凍得肢體僵硬而無法動彈的男人，卻很難生出一絲同情。 
這個冷汗直流，滿臉惶恐的男人是月光樂園的負責人——馬建明，而月光樂園則

是霽天集團旗下眾多的產業之一。 
齊飛是霽天集團現任執行總裁，難得來到樂園做一年一度的例行巡視，就讓他親

眼看見樂園裡的高空遊樂器材故障，這樣的意外本來就已經是極大的錯失，受到

集團懲處完全是可以預期的結果。 
然而馬建明比較倒楣的是，這種不可能也不應該發生的故障這麼剛好在齊飛面前

發生也就罷了，偏偏齊飛這輩子最在乎的女人——羅之莉又那麼剛好在那故障的

遊樂器材上，甚至因此受到驚嚇而昏倒。 
「總裁，請再給我一次機會……」馬建明顫巍巍地開口求饒。 
「機會？要是有遊客因為這樣的意外沒了性命，你也可以再給他一次重生的機會

嗎？」齊飛面無表情，冷冷地質問。 
馬建明緊張地搓著手，任由額際的冷汗滑落，因為他完全無法回答這個只有一個

答案的問題。 
封勝看了眼一旁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羅之莉，她的臉色蒼白，雙眸緊閉，天生就是

美人胚子的她，此時此刻看起來更嬌弱得讓人心生憐惜，他的視線回到齊飛臉上，

抿了抿薄唇。 
封勝自問，要是他心愛的人受到這般的驚嚇，只怕他也沒辦法輕易原諒那個該負

起責任的人。 
驀地，一記驚聲尖叫劃破醫療室裡凝結的空氣。 
「啊——」發出尖叫的是在病床上猛然驚醒的羅之莉。 
原本就將神經繃得很緊的馬建明被這突如其來的驚叫聲嚇了好大一跳，整個人抖

了下。 
而齊飛的目光則是立刻往病床上那張麗顏望去，看見已然清醒，瞠大了雙眸的羅

之莉後，一顆因為她的昏迷而吊在空中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之莉？」他大步走向羅之莉，安撫地緊握住她的手，雙眸裡的冰冷完全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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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滿滿的關心與擔憂。 
甫清醒的羅之莉張大了嘴，滿臉的驚嚇，她的眸光裡充滿恐懼，大口喘著氣，呼

吸怎麼都穩定不下來，腦袋完全無法運作，只能呆呆地回望齊飛那雙憂心忡忡的

深邃黑眸。 
「叫醫生過來。」齊飛當機立斷地對身側的封勝交代著，而他的眸光一秒也沒有

離開過羅之莉的臉龐。 
醫生早在羅之莉昏迷時就替她檢查過一次，確定她的身上沒有傷，基本上身體也

沒有什麼問題，只是因為驚嚇而昏倒，只要醒來就沒事了。 
但是現在見她這副驚嚇過度的模樣，封勝倒是可以理解齊飛的心情，於是他轉頭

看向那個被齊飛冰凍在原地不敢亂動的馬建明。 
馬建明一接收到封勝的視線，先是愣了一秒，接著才理解他的意思，連忙用力點

頭，領了命令找醫生去。 
「……齊飛？」羅之莉沒有焦距的目光總算凝聚，看清了眼前的男人。 
「我在這裡。」他再一次將那白嫩小巧的手掌緊緊握入自己的掌心之中。 
「我、我掉下來了，我好害怕……」她怔怔地看著他，沒頭沒尾地說著。 
她其實想說的是，剛才有一個看不見人影，聲音像個小屁孩的傢伙好像推了她一

把，然後她就開始往下掉，她看不見地面、看不見盡頭，只知道自己的身體不斷

地往下墜，所以她感到很害怕。 
她不知道自己往下掉了多久，只知道在她覺得自己差不多要被嚇到魂飛魄散的時

候，感覺到一股力量將她一扯……然後……然後她一張開眼就看見齊飛了。 
齊飛死在她懷中的畫面還在腦海裡盤旋，那股心痛到快要窒息的感覺還揮之不去，

怎麼這一刻她卻又看見他了呢？ 
難道眼前的齊飛是她的夢？ 
還是她往下掉了那麼久總算掉進地獄，和齊飛重逢了？ 
不對不對，她承認自己確實是既任性又驕縱、自私又虛榮，為了得到心愛的人還

不惜唆使黑道綁人，所以她下地獄是應該的，但是齊飛又不像她，齊飛溫柔體貼

又善解人意，是全天下對她最好的男人，就算死了也應該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獄，

所以如果這裡是地獄，那麼眼前的人一定不會是齊飛。 
她陷入茫然，完全無法理解眼前的一切。 
齊飛當然不會知道她現下腦袋裡所想的那一切，他的理解是她因為遊樂器材故障

而卡在半空，她以為自己會掉下來，會因此而喪命，所以才說她感到害怕。 
「不要怕，已經沒事了。」 
他安撫她，低沉的聲音溫柔無比，奇異地竟然穩定了她驚懼的心情。 
她的感官漸漸恢復，感覺到他厚實大掌的炙熱正溫暖地熨著她的冰冷，那真實的

溫度讓她再次恍惚了心神。 
「這裡是……天堂嗎？」齊飛死後能去的地方，在她的心裡就只有天堂了。 
齊飛聞言先是一愣，隨即勾了下唇角道：「傻瓜，妳又沒死，這裡怎麼會是天堂。」 
「我沒死？」她一臉呆愣的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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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明明聽見醫生宣告她死亡了，不是嗎？ 
「當然。」 
「所以，那……」她還是有些搞不清楚狀況，不過如果她還活著，而他又在她的

面前，那麼是不是代表……「你還活著？」 
這個可能性讓她的心一熱，突地，她雙手捧住他的臉頰，水潤瑩亮的明眸直瞅住

他，眸光乍驚乍喜。 
「總裁活得好好的，妳沒事咒他做什麼！」封勝有些不爽地看著她，覺得她簡直

莫名其妙。 
聞言，羅之莉大叫一聲，「太好了！」 
她狂喜地抱住齊飛，一雙手幾乎是用盡全身所有氣力緊緊摟住人高馬大的他，好

像害怕萬一摟得不夠緊，他就會從她的眼前消失一樣。 
齊飛被她這投懷送抱的舉動給搞得一頭霧水，但是見她恢復活力也讓他真正地鬆

了口氣，於是他伸手回擁她，大掌輕撫她的背。 
「我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她把小臉埋進他的頸間，聞著他身上那好聞的男性

氣息，感受著那片胸膛的寬闊，從他身上傳來的體溫令她的心安定了下來。 
雖然她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摔摔得她活了過來，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沒有死，完完

整整地就在她的面前，真的太好了！ 
封勝斜睨著緊緊黏在齊飛身上的羅之莉，戲謔道：「妳確定妳想的是總裁？」 
齊飛聞言，上一秒因她示好撒嬌而產生的好心情在瞬間全數被一抹淡淡的酸楚所

取代。 
其實封勝說的沒錯，她確定她口中想的那個人是他嗎？ 
他心裡很清楚，之莉一直都只把他當成哥哥，從未將他看待成一個男人，而且她

今天邀約前來遊樂園陪伴她玩樂的人也不是他，而是另一個男人。 
突地，一道男嗓出現在醫療室門口，不冷不熱，聽不清那語調裡究竟有多少關

心—— 
「之莉，妳醒了？」 
羅之莉聞聲望去。 
門口的男人身形高䠷，骨架偏細，相貌清秀，整個人看起來白淨秀氣，他那一頭

微捲的棕色短髮是今年韓星最流行的一款，若要以時下的分類來看，他絕對是韓

系美形男一枚。 
他是唐慕白，她喜歡的那個男人……噢不，正確來說，應該是她前世瞎了眼才會

喜歡的男人。 
齊飛和封勝的目光也望了過去，門口除了唐慕白還有醫生和馬建明。 
「總裁，醫生到了。」馬建明討好地率先報告。 
「進來。」齊飛一面對羅之莉以外的人，臉色又恢復面無表情。 
羅之莉的目光放在醫生身邊一起走進來的唐慕白身上，細細地打量著他。 
以前覺得他長得好看，迷人得不得了，唇邊那抹若有似無的微笑很勾人，但是在

經歷過一切，親眼看著他殺死齊飛，也親身經歷自己在獄中被受他指使的獄友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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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之後，現在再看到他，竟覺得他臉上的微笑根本就是邪門。 
齊飛留意到她的目光膠著在唐慕白的身上，心頭閃過一陣酸澀。 
「羅小姐……」 
醫生打算替羅之莉再做一次基本的檢查，雖然她昏倒時，他已經確認過她的狀況

沒有大礙，但是霽天集團的齊飛不是他惹得起的人物，既然齊總裁要他再檢查一

次，那他也只好從善如流，不過他才一開口，便被羅之莉打斷。 
「你怎麼會在這裡？」她的目光依舊盯著唐慕白，問道。 
唐慕白聞言一愣，疑惑地望著她。 
他怎麼會在這裡？她這個問題問得好笑，他會在這裡不就是因為她硬要他陪她來

遊樂園玩嗎？但現在她竟然問他，他怎麼會在這裡？ 
齊飛和封勝不解的目光也齊齊看向羅之莉。 
羅之莉發現大家都看著她，而且還一臉困惑，她這才覺得怪異，於是她環顧了下

四周環境。 
唔，這地方看起來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但是，是哪裡呢？ 
她咬著下唇，怎麼也想不起來。 
最後她的視線投向齊飛，試探地問：「這裡是哪裡？」 
齊飛濃眉微微一蹙，回道：「月光樂園。」 
「妳忘記了嗎？是妳要我陪妳來玩的啊。」唐慕白提醒她。 
「該不會是剛才妳被卡在半空中，嚇得腦袋不正常了吧？」封勝俊眉一挑，調侃

道。 
「月光樂園……」羅之莉垂首陷入思索，努力搜尋腦中記憶。 
她確實曾經吵著要唐慕白陪她來月光樂園玩，不過那是一年前的事啊。 
「難道是時光倒流？」她低喃，一臉的不可思議。 
「什麼時光倒流？」唐慕白不解她在想些什麼，不過他也沒興趣瞭解，他拿出手

機滑了下，確認時間之後，再次開口道：「之莉，既然妳沒事，那我送妳回家吧，

我晚上還有其他事要處理。」 
「我不要！」羅之莉回過神來，大聲拒絕，一臉的不願意。 
唐慕白聞言，以為她的意思是她還不想回家，要他繼續陪著她，於是他秀氣的眉

頭微微地皺了下，強自按下心頭那股不耐煩。 
雖然他對羅之莉沒有好感，但是羅之莉是羅越科技集團的千金大小姐，他的公司

往後有可能會有不少業務得靠羅越賞他飯吃，所以無論如何，羅之莉都不是他得

罪得起的女人。 
唐慕白耐著性子，好言好語地開口，「我早上就已經跟妳說過我晚上還有事，沒

辦法陪妳。」 
「誰要你陪我了，我說的不要，是指我不要你送我回家！」她拉住齊飛的手，一

雙美眸瞪著唐慕白。 
聞言，不只是唐慕白有些微愕地看著她，連齊飛和封勝也不禁對她投以驚訝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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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幹麼？我有說錯什麼嗎？」她環顧眾人，一臉莫名其妙。 
羅之莉不懂大家幹麼拿那種目光望著她，不過不管了，她拉拉齊飛的大手，對他

揚起一抹微笑，問道：「齊飛，我想要你送我回家，可以嗎？」 
「當然可以。」齊飛瞧了眼那隻主動牽住他的小手，冷漠的黑眸在瞬間又變得柔

軟，雖然他不知道她為何突然改了態度，但是不可否認，他是感到開心的。 
「既然齊總裁能送之莉，那我還有事，就先離開了。」唐慕白雖然不解，但是也

不再囉唆，只是微揚了下眉，便揮揮手道別。 
羅之莉對著他假笑了下，就當是說再見了。 
唐慕白見狀，心裡更加疑惑，明明羅之莉之前對他的態度還是緊迫盯人，黏到他

幾乎想翻臉的地步，怎麼現在一醒來卻突然懶得理他了？ 
然而不只唐慕白，其實連齊飛和封勝也同感疑惑。 
 
 
封勝坐在駕駛座上正在開車，坐在後座的齊飛在和霽天集團香港分公司的負責人

通電話。 
而羅之莉呢？ 
她在看齊飛。 
齊飛和唐慕白是完全不同類型的男人，如果說唐慕白是時下流行的纖弱美形男，

那齊飛就是那種不符合目前的潮流，但是不論放到哪個時代都完全符合帥哥標準

的那種男人。 
他不只長得好看，而且還很耐看，那對濃黑的眉毛和那雙有如黑曜石的烏瞳完美

搭配，挺直的鼻梁下是略薄的唇，而從那張性感的唇瓣吐出的嗓音低沉醇厚，像

極了大提琴的溫潤樂音，更有如深夜廣播那般迷人，西裝革履的他看起來既穩重

又可靠。 
羅之莉細細地看著眼前這個從不掩飾對她的感情的男人，不禁覺得以前的自己著

實可笑，這樣的男人她不愛，竟然去愛一個心狠手辣而且還不愛她的男人，前世

的她是鬼遮眼了吧？ 
一路上，封勝瞄了後視鏡不下十次，而這十次裡的每一次，無一例外的都是羅之

莉雙眸緊盯著齊飛講電話的畫面。 
半晌，齊飛總算掛斷通話，他轉頭看向那個目光黏在他臉上的女人，好笑地問：

「怎麼了？我臉上有東西？」 
羅之莉粉唇微抿，一雙美眸凝著汪汪的淚水，搖了搖頭，目光依舊黏在他的臉上。 
雖然這真的很不可思議，可是她剛剛確認過日期，沒想到時間真的回到一年前，

她剛剛認識唐慕白的那一個月。 
從清醒之後，一直到現在的這一刻，即便齊飛真實的就坐在她的面前，她卻還是

覺得這像是一場夢。 
然而為了證明這不是夢，而是她真的重生，真的擁有再來一次的機會，她深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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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氣，小手使勁地在自己的大腿上一擰。 
「啊！」她痛得大叫出聲。 
「妳在幹什麼？」齊飛被她這無厘頭的行為嚇了一大跳，連忙拉開她那隻自虐的

小手。 
羅之莉反手握住他的手，開心地咧開大大的笑臉。 
「我只是想確定一下是不是會痛。」而結果是她不小心捏得太狠，痛死了！ 
不過，這也就表示一切都是真的，眼前的齊飛是真的，而她自己還活著也是真的，

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她在作夢！ 
聞言，封勝從後視鏡裡瞄了她一眼，無言了。 
她真的怪怪的，難道是她被吊在半空中十分鐘，腦充血之後傷到腦子了？ 
「妳那樣掐自己，怎麼可能不痛！」齊飛皺起濃眉，看著她白皙大腿上那片紅腫，

忍住了想伸手替她輕撫疼痛的那股衝動。 
「對啊，好痛。」她揉揉自己的腿，含笑望著他的美眸裡還凝著沒掉出眼眶的淚

水。 
齊飛無言，看她這麼奇怪的行為和反應，不禁懷疑醫生是否誤診，畢竟她從醒來

之後的言行舉止實在變得有點奇怪。 
「對不起。」羅之莉凝望著他，扁著嘴，輕輕地吐出了這句道歉。 
齊飛微蹙了下眉頭，有些不解又有些好笑地瞅著她。 
「妳捏的是妳自己，痛的也是妳自己，為什麼要跟我說對不起？」 
羅之莉張嘴欲言，卻又在瞬間閉了嘴。 
她道歉是因為她終於明白自己一直以來都太驕縱、太任性、太過恣意妄為，也太

忽略身邊的他究竟對她有多好。 
前世的她無視他對她的感情，輕忽他對她的關心，將他對她所有的好都視為理所

當然的接受了，而且還毫不珍惜，所以她才想跟他說對不起，她知道自己錯得離

譜。 
雖然從清醒的那刻一直到現在，她依舊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重生，而且時光還回

到剛認識唐慕白的那個時候，不過既然她已經回到了這個還沒鑄成大錯的時間點，

那麼這一次她絕對不會再讓歷史重演！ 
可是這些話如果說出來，齊飛一定會以為她瘋了吧？ 
她忖了忖，然後用一臉我知道錯了的表情，說道：「我的意思是昨天沒接到你的

電話，然後還忘記回電給你，對不起。」 
上一世的她對齊飛真的很不上心，每次漏接了他的電話，明知他應該會期待她的

回電，但是她總是不在第一時間回電，有時甚至還隔了好幾天才想起來自己應該

要回電的事。 
她記得有一次他問她，「為什麼看見未接來電也沒有回電？」 
她很隨意地擺擺手，態度是明顯的不在乎，回道：「哦，一不小心就忘了，有重

要的事嗎？」 
那時，齊飛聽了她這麼說之後，也沒再多說什麼，就只是淡淡笑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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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起那時自己的回應和態度，羅之莉覺得應該再狠狠地捏自己一下，痛死也

活該，因為她真的太傷齊飛的心了，根本就是個壞女人！ 
齊飛聞言一怔，她沒接到電話又忘記回電也不是第一回了，老實說，他早習以為

常，他實在沒想到她會為了這件事情道歉。 
但是為什麼要突然為這件事道歉？ 
他不解地望著她那一臉時而懊悔、時而眼眶含淚、時而又揚笑的複雜表情，心中

對於醫生誤診的懷疑更深了。 
也許他該考慮叫封勝現在就直接把車開到醫院，好讓他帶她去做一下腦部的精密

檢查，雖然她沒有撞到頭，但他真的深深懷疑她傷到腦了。 
羅之莉伸出雙手緊緊地握住齊飛的手，堅定地開口，「齊飛，我知道我以前很嬌

氣，因為你、大哥和爹地，你們大家從小到大都寵著我、讓著我，所以我就一直

認為你們對我好是應該的，老是對你們耍任性，一點都不懂得體貼你們，也不知

道要珍惜你們對我的心意，可是現在我知道我自己錯了，我一定會改的！」 
她說得一臉誠懇，但齊飛卻是聽得滿頭霧水，臉上除了困惑還是困惑。 
而駕駛座上的封勝則是在聽完她這一席話之後，忍不住挑高了眉，一臉見鬼的表

情從後視鏡裡瞥了眼羅之莉。 
齊飛沉默半晌，目光看著她，開口喚道：「……之莉？」 
「嗯？」 
「妳……」他忍不住抬起手，摸了摸她的臉，又摸了摸她的額頭，謹慎小心地問：

「是不是有哪裡不舒服？」 
羅之莉聞言，一臉迷惘。「我沒有不舒服啊，為什麼這麼問？」 
齊飛沒有回答，默默思索著該如何回應較好，畢竟要他直接說她腦子疑似壞了，

他怕她會傷心。 
就在齊飛還在思索之際，封勝已經直接開口—— 
「妳確定沒有任何地方不舒服？例如腦子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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